
解读《孟子》-梁惠王篇（07） 

 

前言 

《梁惠王上》前面六章都在大梁，第七章转移到了齐国，记述的是孟子和齐宣王之间的对

话。《梁惠王下》大部分内容也是与齐宣王有关，而 1.7 是孟子和齐宣王对话里面比较重

要的一章。 

【原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

乎？”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曰：“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

‘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

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

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

舆薪’，则王许之乎？” 

曰:“否。”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

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

独何与？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



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

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

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

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

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

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

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译文】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齐宣王问孟子：“您能不能讲讲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事？”闻，就是听。按理说，齐桓



公是齐宣王的祖先，晋文公也是有名的人，关于他们的事，齐宣王应该知道才对。我想

齐宣王问这个问题是表达了他的一个导向：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中前面的两个，

他感兴趣的是霸的问题;对照后面来讲，他关心的是霸道，不是王道。齐宣王一开始就引

导孟子， 咱们来谈谈霸道和霸业的事。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孟子很平静地回答：孔子的学生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的，所以后来在孔门里面

就没有流传。这里的“后世无传”不是说当时所有地方都没有流传，而是说孔门里没有流

传下来。所以我也没听说过。如果实在没办法，不得已的话，咱们就谈谈王道的事吧。

“王”就是跟齐桓、晋文的“霸道”不同的“王道”。可见，孟子每次谈话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突出他自己要讲的东西。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齐宣王不是问有多少兵，有多少粮食，有多少人民可以王，而是先问“德何如则可以王

矣?”德就是德行，有怎样的德行才能够王天下？这个可以“王”， 就是成为“王天下”的王。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回答：保民的人才能够王天下，而且没人能够阻挡。 

曰：“  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既然孟子说保民最重要，那么齐宣王就问：像我这样的君主可以保民吗？”寡人是君主的

自称。 

曰：“可。” 

孟子回答说可以。 

曰：“何由知吾可也？” 

齐宣王继续追问：“您怎么知道我可以呢？”接下来孟子就讲了一段有名的故事。 

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

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

“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胡龁是齐国的大臣。孟子说:我听胡龁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王在堂上坐着，有人牵着牛

从堂下走过，王看见了就问:这牛要牵到哪里去？对方说要去衅钟。衅钟，就是把牛杀了，

用牛的血涂在钟上，是古代一种祭祀礼仪。王说“舍之”，把牛放了吧，我不忍看到它在

那儿发抖。觳觫就是哆嗦、颤抖。“若无罪而就死地”，就好像它没有罪过，可是要把它

带到处死的地方。牵牛的人就问:是不是要把衅钟的祭祀礼仪废除了？王说:这怎么能废



呢？把牛换成羊吧。孟子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就问：“不识有诸?” 有诸，就是有之乎，不知

道有没有这件事情呢？ 

齐宣王回答：“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孟子就说：刚才不是问什么人可以王？你有这个心就足以称王天下了。这个故事传到老

百姓的耳朵里，老百姓的解读就是你舍不得牛，这个爱有舍不得的意思。我知道你是出

于不忍之心，不忍之心就是恻隐之心。”《公孙丑上》里面讲，“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以

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有了不忍人之心才能发出仁政，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孟

子是启发式的教学。他之所以认为齐宣王是可以保民而王的，是因为他知道齐宣王有不

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就是王道仁政的根据。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

故以羊易之也。” 

王说：是这样，还真是有这样的百姓，以为我只是舍不得，好像很吝啬的样子。齐国虽

然地方不大，我难道就舍不得一头牛吗？ 我其实还是不忍看它发抖，好像没有什么罪过

就要被处死，我心中不忍，所以就用羊换它。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

羊何择焉？” 

孟子说：你不要奇怪，不要惊异老百姓以为你舍不得这头牛。异就是惊异。你用小的羊

换大的牛，那些老百姓怎么知道你内心的想法呢？ “彼恶知之”，指的是你心里的想法他

们不知道。你是可怜这头牛，它本来没有罪过却要被拉去宰杀。可是照你的说法，那牛

和羊有什么区别？羊不也是没有什么罪就要被拉到宰杀的地方？所以老百姓不接受这

个解释，认为你是舍不得大的东西。“隐”在这里是可怜的意思。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 

这时候齐宣王就笑了，说：这算是什么想法？我并不是因为牛大值钱，羊小不值钱，而

以羊换牛。但听您一说，也难怪老百姓会这么理解。 

曰：“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

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接下来孟子却说：老百姓不能真正了解你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只是从钱财的角度来看你，

以为你是舍不得钱财，这没关系。无伤，就是没关系。（我举得）这个例子就是（你）仁

的具体表现。你的仁心集中表现在对牛的可怜上，而没有表现在羊的身上，这叫“见牛未



见羊也”。在孟子看来，生活中其实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君子对于禽兽，君子可以见其

生，可以闻其声，但是不忍见其死，不忍食其肉。所以君子离厨房总是远远的。 

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 

这样解释了以后，王高兴地说：《诗经》说:他人的内心，我能够揣摩到。孟子您就是这

样的人。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 

我这么做了，可是我反过来问自己，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现在您把它讲了出来，我深感触动，也深有同感。 

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我的心理你都讲对了，但这个心怎么合于可以王天下的事业？道理在什么地方？ 

至此，牵牛过堂的故事就结束了，核心是讲不忍之心。最后，齐宣王抛出此心何以“合于

王者”的问题，再次将话题转到王者之道上。 

对此，孟子又举了个例子： 

有复于王者曰，“吾力足以举百钩，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

则王许之乎？ 

有人报告大王:我的力量足以举几百斤（古代应该是 1 钧等于 30 斤），可是我举不起一

根羽毛;我的眼睛可以看清楚秋天鸟的细毛，可是我看不见一大车的柴火。大王你会相信

他的话吗？ 

大王的回答是“否”，我不会相信。 

“否”的后面从“今恩”开始应该是孟子的话，但现在的文本少了一个曰，应该在“今恩”前面

加个“曰”字。 

曰：“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大王你的恩惠现在已经可以施给这些禽兽，你以不忍之心，用羊换了牛，表示出你对牛

的恩惠，可是，你的恩惠和功德却达不到百姓那里。这是为什么呢？ 

“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

你能够有举起百钧东西的力量，却说自己连一片羽毛都举不起来。这不是你举不起来，

是你不用力。这一大车柴火你说你看不见，那是你没有用你的眼睛去看它。百姓没有得

到保民的恩惠，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你不肯把这个恩泽施发给老百姓。所以孟子

的结论是：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齐宣王用羊换牛，对牛施行了恩惠，这就是仁心，可以看出他有保民的能力。所以，保

民的恩惠大王不是不能做，而是不做。这里把“不能”和“不为”区别开来，对分析问题是有

意义的。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 

齐宣王说不去做和做不到，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不为，是不去做、不愿意做；不能，是

做不到。对此，孟子又讲了一段话：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 

把太山夹在自己的胳膊下面，越过北海，那人说这个我做不到，这是真做不到。替年老

的人折一根树枝，却对人说做不到，这是你不愿意做，并不是你真做不到。大王现在之

所以没有推行王道，并不是因为推行王道像“挟太山以超北海”那么困难，做不到;而是“为

长者折枝”之类也，本来可以做到，但是大王没有去做或者不愿意做。 

这一段是从牛羊的故事到真正进入对仁政的论述中间经过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在一开

始就讲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老百姓没有看到大王有保民

的措施，是因为大王没有施加恩泽给老百姓。这个思想在下面一段话里面得到了系统的

表现，通过“推恩”的概念表达出来：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

者，独何与？ 

回到刚才的问题，大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为什么？在这里给了一个说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老”是尊敬，尊老敬老，尊敬自己的长辈，进而尊敬别人的长辈。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幼”是爱护，爱护自己的孩子，进而爱护别人的孩子。 

天下可运于掌。 

运于掌，好像一个球在掌心里转一样，意思是，这是很容易的事。你能够做到“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就在你手上了。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诗经》里面讲给自己的妻子做个榜样，然后把这个榜样再推到兄弟，再进一步推到家



邦。刑是典范、榜样的意思。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把自己的心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彼，是别人、他人。因此他下结论说：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推恩，就是把爱心和恩惠从自己推广到他人，再从他人推到更广的地方，这样的人足以

保四海。但是如果不推恩，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保，还谈什么保民？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古之人，这是讲的古代的圣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人，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善于把自己的爱心、恩惠推及更广的范围。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 

现在你的恩泽已经给了牛这样的禽兽，老百姓却还没享到，到底是为什么？这里又重复

了前面提出的问题。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推恩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 

“称一称才知道轻重，量一量才知道长短，什麽东西都是如此，人心更是这样。大王您请

考虑考虑吧！难道真要发动全国军队，使将士冒着生命危险，去和别的国家结下仇怨，

这样您的心里才痛快吗？” 

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宣王说：“不，我为什麽这样做心里才痛快呢？我只不过想实现我心里的最大愿望啊。”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语 。 

孟子说：“大王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可以讲给我听听吗？”齐宣王笑了笑，却不说话。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

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 

孟子便说：“是为了肥美的食物不够吃吗？是为了轻暖的衣服不够穿吗？还是为了艳丽

的色彩不够看呢？是为了美妙的音乐不够听吗？还是为了身边伺候的人不够使唤呢？

这些，您手下的大臣都能够尽量给您提供，难道您还真是为了这些吗？” 

曰：“否；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

欲，犹缘木而求鱼也。” 



宣王说：“不，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那么，您的最大愿望便可以知道了，您是想要扩张国土，使秦、楚这些大国都

来朝贡您，自己君临中国，安抚四方落后的民族。不过，以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

的愿望，就好像爬到树上去捉鱼一样。” 

王曰：“若是其甚与？” 

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

有灾。” 

曰：“可得闻与？” 

宣王说：“竟然有这样严重吗？” 

孟子说：“恐怕比这还要严重哩。爬上树去捉鱼，虽然捉不到鱼，却也没有什么后患。以

您现在的做法来实现您现在的愿望，费劲心力去干，一定会有灾祸在后头。” 

宣王说：“可以把道理说给我听听吗？” 

接下来一部分是讨论王的欲望问题，这里从“邹人与楚人战”讲起。 

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孟子问齐宣王：邹人与楚人战，大王觉得哪一方会取胜？齐宣王回答：楚人会取胜。齐

宣王认为楚人会胜，因为当时楚是大国，邹是小国。然后孟子说了下面一段话： 

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

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 

小国肯定是不能够和大国抗衡的，弱国也不能跟强国抗衡。全中国纵横有一千里的地块

可能有九块，齐国只占了其中的一块。现在你以一对八，力量悬殊，那就好像邹国和强

国楚国的关系一样，是不可能取胜的。怎么办呢？“盖亦反本矣”，这个“盖”字，可以解释

成曷，意思就是，你何不反本呢？你现在讲的这些都还没有抓到根本。我们要抓住根本。

什么是根本？ 

今王发政施仁。 

发政施仁，是仁政的概念。施仁政于民，就要把仁的观念施发在政治实践里面，这就是

发政施仁。发政施仁是目标，具体来说就是： 

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

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这里讲的就是发政施仁的目标。使天下要出仕的人都想到大王的朝廷里来任职，天下耕



田的人都想到大王的土地上来耕作，天下做生意的人都希望到大王地面上的市场来交易，

旅行的人都想到大王的道路上来行走（涂，就是路），天下那些痛恨他们君主的人都希

望到大王这里来向你控诉。欲疾，就是痛恨。“其若是，孰能御之?”如果像这样，谁能阻

挡得了呢？这就是仁政要达到的目标。 

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齐宣王听了之后说我头脑发昏，不能深刻领会，请夫子您开导我，我虽不太聪明，但还

是可以试一试的。 

接下来就是孟子在这一篇所讲的结论，也是发政施仁的具体措施。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

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这段其实讲的是恒产的重要性，有恒产才有恒心。普通人没有固定的产业，他就没有恒

心，恒心是一套稳定的价值观念，没有恒产作为基础就没有一套稳定的价值观念。当然

有些人不一样，士是可以的，没有固定的产业，但是他能坚守自己的理想、价值观。就

普通老百姓来讲，一定要有恒产，没有恒产他的心就不稳定，心不稳定就胡作非为了。

“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什么邪门歪道的事他都可能做了。等到他犯了罪，你给他判刑，

这实际上是陷害百姓。因为一方面你没有给他产业，另一方面你没教育他，结果导致他

犯罪，你还要罚他，这不是陷害百姓是什么？仁者当政，怎么能够做陷害百姓的事情呢？

这是孟子从道理上讲恒产的重要性。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一个贤明的君主，最重要的一件事，先要制民之产。制民之产就是要规划、保障人民的

产业，使产业对人民来讲使他能够奉养他的父母，能够养活妻子、儿女。乐岁，就是丰

年、好年景。 “乐岁终身饱”，一年到头都能吃饱。凶年，就是荒年、收成不好。 “凶年

免于死亡”，荒年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促导、推动他们向善，这就是教育。前面讲了“谨

庠序之教”，教化壮者学习孝悌忠信;这里讲“驱而之善”，引导人民向善。“故民之从之也

轻”，从， 就是接受、听从，那老百姓听从国君的领导就比较容易了，也乐意了。 

但现实情况如何呢？ “今也制民之产”。这个“制”和制度有关。比如说你制订的井田制是

一百亩一家，那就是制度;如果别的国家是十亩一家，那又是另一种制度。孟子描述了当

时制度下人民的产业状况： 

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



奚暇治礼义哉？ 

现在人民的产业，上养活不了父母，下养活不了妻子、儿女；年成好也终身劳苦，到了

凶年则难免死亡。这样的一个产业状况，救死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学习礼义呢？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

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大王如果想施行仁政，为什麽不从根本上着手呢？在五亩大的宅园中种上桑树，五十岁

以上的老人都可以穿上丝绵衣服了。鸡狗猪等家禽家畜好好养起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都可以有肉吃了。百亩的耕地，不要去防碍他们的生产，八口人的家庭都可以吃得饱饱

的了。认真地兴办学校，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导学生，头发斑白的人也就

不会在路上负重行走了。老年人有丝绵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

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 

 

【解读】  

第一点就是“保民而王”，保的概念里面包含了安，只有保民才能够王天下，这是一个重

要的观念。 

第二点，不忍之心足以王。在这一章虽然只用了“不忍”，但与后面《公孙丑上》里面明

确提出的“不忍之心”是一致的，所以这个思想应该是讲不忍之心足以王。不忍之心就是

仁心，所以， 不忍之心足以王实际上说的是仁者可以为王。它与前面的“仁者无敌”、仁

者能一之是一以贯之的。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仁者之心表达为不忍，这是孟子在这一章表达的最重要的思想。孔子

讲仁者爱人，讲得比较具象。孟子举的例子则更抽象，更具普遍性，是人的心理活动中

常见的一种状况，这就是不忍之心，后来又把它概括为恻隐之心。孟子认为这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仁心的表达，仁义的仁心。 

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叫“举斯心加诸彼”，就是将我自己的心加到别人身上，讲

的是推己及人。通过推己及人强调推恩及人的概念，这就是孔子所讲的恕道，忠恕之道

就是要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得出的结论是要推恩及人，不仅要知道人家怎么样，还要把

自己的爱心、恩惠推广到他人身上。这足以保四海，这就是仁政。所以仁政是以不忍之



心为根据，通过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的过程来实现。这是这一章里面非常强调的思想，

这个思想跟孔子的忠恕思想、忠恕之道联系紧密。 

第四点，孟子讲发政施仁、以反其本，认为把仁作为行政的概念加以推广实践是“反其

本”。他两次讲“反其本”，反其本就是认为发政施仁是王道的根本。 

最后一点，“制民之产”。为民制产是一个根本，礼义教化是在这个根本的基础上才得以

施行，这是孟子所强调的。如果你为民制产的根本都没有做好，人民哪里有时间去治礼

义呢？这个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化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民生

的基本保障，那么教育的贯彻施行、精神文明的建设很可能就会变成空话了。孟子虽然

是一个一上来就讲义利之辨的人，可是在这个地方他非常实际，落到了实处。治礼义要

以为民制产、保障民生为前提。孟子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不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

正确处理民生保障和教育教化的关系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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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华朱子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孟子

研究院特聘儒学大家和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院长等。学术领域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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